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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组的阿超做事极其
马虎，一张嘴又油腔滑调的，每

次做错了事，都要争辩一番。
那天，阿超把五十本胶

装本切斜了三十本，被主管
训了一番还嘴硬，说是切
纸机坏了，不怪他。闲下来
时，主管便苦口婆心地教
导我们，要认认真真地做
每一件事情。阿超回了一

句“平平淡淡才是真”，让
主管再说不下去了。

昨天，阿超正在给圈装
本打孔，也不知这小子在想
啥，孔全打反了。这时，恰好

经理过来，狠狠地把他训了
一顿，还说要让他走人。那小
子一声不吭，站在那儿不动，
主管过来为他说情，请求再
给他一次机会。经理走后，主
管问他：“这回怎么变哑巴
了，怎么不争辩了？”

谁知，阿超忽然又冒出一
句：“此时无声胜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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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年过节，经理都要宴请
职工，吃一顿饭换一家馆子，

花钱就为图新鲜。这次，经理
选了家韩国人开的料理店。
外国人开的店果真有所不
同，他们进的那个包厢里，有
一条比一般长条会议桌还要
长的长条餐桌，吃饭的人都
分坐两边，最左边的看不清

最右边的脸。
开始吃饭时没觉得什么，

等到要再加酒时，大家才发
觉，一开始服务小姐们川流不
息地将小碗大盘的菜肴摆满
桌面后便没了踪影。韩国人这
是做的什么生意啊？

经理让坐在门口的老赵去

找人。老赵出了包厢，回过头说：
“走廊上根本没人，我去找。”

不一会儿，就听走廊那头
响起一个炸雷般的声音———
“有人吗？来人啊！”大家都
笑了。有人说，不知道的还以
为吵架了；还有人说，就他那
声吼，小姐早吓瘫了。

老赵终于不辱使命，一声

不吭的小姐随着不断抱怨的
老赵进了包厢，然后柔声解
释：“长桌的那一头有个按钮，
你们一按，我们就会来的。”

嗨，原来是一群刘姥姥进
了大观园。有人好奇地伸手一
按，结果，这位小姐还没问完

要什么酒，门外又进来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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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我爬起来上洗手
间，突然听见从楼道传来了

一阵响亮的丁零当啷声。我
禁不住蹑手蹑脚去了门口，
趴在“猫眼”上张望。乖乖
隆的咚，只见住对门的男主
人东倒西歪地扛着笨重的
电动车上了5楼。

这可是个连空手爬楼

都喊累的主儿，怎么一下子
来了这么大的蛮劲？我这边
正惊诧不已，他家的门
“吱”的一声开了。显然他
老婆也被吓了一跳，用手揉
了揉眼睛，定了定神后，才
气冲冲地压低着声音吼道：

“你昏了头啦，有地下室不
放，半夜三更把这么重的铁
疙瘩搬到楼上来？”
“咱……咱家有地下

室？我，我怎么找不着了！老
婆息怒，哥们马上扛……扛
下去。”

“扛你个头！你看你被
猫尿灌糊涂了不是，还逞什

么能？”说着，他老婆一把
将他拽进屋里。

老婆见我趴在门后一
个劲儿地乐，问我外面发

生了什么事，我说：“没想
到啊没想到，三级大风就

能刮走的对门那位，今晚
居然变成了一个猛男，要
是再多灌一点，估计都能
扛个摩托上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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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应天大街上有
家小面馆，只一开间的门

面，招牌破旧，连店名也看
不清楚，老板娘说：“招牌不
重要，重要的是货色。”她家
的货色确实地道、实惠：食
客多是附近工地上的建筑
工人，食量大，到别的店家
一碗面抵不了饿，而这家小

面馆的面多，油水足，连“浇
头”带面，一大碗尽够饱。

面馆的主人是一对年
轻夫妇，男的矮女的高，男
的黑女的俏。小店开了三
年，混熟的老主顾就喜欢指
着老板娘跟老板开玩笑：

“这么漂亮的女人，当初怎
么会相上你的？”未等老板
开口，老板娘先说了：“人
品呗！”

提到人品，没有人不称

赞这夫妻俩厚道、随和：只
要客人进门，保管你高兴而

来满意而去，偶尔少个一
元、二元，也不计较。没想到
前几天发生个例外，为的是
矮老板下了一碗面给一位
不相识的姑娘，没要她的
钱。从姑娘进门，老板为她
下面，老板娘便远远地瞟

着。姑娘刚吃完正预备起
身，老板娘走过来，抄起面
碗，把剩下的汤水泼了矮老
板一身，为这事夫妻俩大吵
了一场。蹊跷的是，当天晚
上面馆里吵声刚停，老板娘
背地里打听到姑娘住的工

棚，寻上门硬塞给她20元
钱，还满口的“对不起”。

事后有人问到老板娘
那天何以发威，老板只说了
一句“醋罐子呗”，再不作

声。老板娘偷偷向老板瞟了
一眼，显得有点理屈，强辩

道：“当年你不就是用一碗
面把我……”底下的话不好
出口。老板没好气地说：“那
时你饿了一整天，站在店堂
门口，眼睛都要落进面锅里
了，能不给你吃？当时你不是
说‘一碗面见人心’么？”

“如今你又用一碗面
让人家姑娘见你的心？”
“那时我打光棍，如今

有家有室，我哪有这种心？就
算我有，人家也没有那个意
思呵。那姑娘和你当年一样
寻亲不遇，落单的孤雁……”

说到这里，老板娘悄悄
握过老板的手，脸上的表情
分不出是愧疚还是温情，倒
是问话的主顾们一同爽朗
地大笑起来。

HIJ

MNO

小张是个“大猫子”，一
副“二饼”像机轮酱油瓶底，

脱了它就不知云里雾里，骑
个五二歹鬼的破自行车，歹
怪还蹬得飞快。一天晚上下
雨，小张还是照死猛蹬，突
然发现前面似乎有个大个儿，
躲不及了，一头攮了上去，
这下摔得不瓤劲，趴在水洼

里，搞得浑身湿透，“二饼”
也不知甩到哪块儿去了。

小张心想闯了纰漏，爬
起来就向大个儿鞠躬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但大个
儿就站在那里，高低不吱声。
小张向前仔细一看，嗨！哪

块儿是什么“大个儿”，原来
是棵法国梧桐！两个路过的
女娃看他二五郎当对着大树
道歉，笑得差点岔了气。

好在前面就是三步两桥的

朋友小陈家，可以过去换下湿
衣服。小陈胎气，招呼小张换
洗后，正好到一家人吃晚饭的
时间，就喊小张过来咪两口，
驱寒压惊。小张一摸衣服荷
包，还好，香烟没潮，掏出烟
就摔过去。只听得小陈大喊：
“不要摔！”小张大大咧咧回

道：“哎哟，哪个跟哪个，多大
事啊！还客气哩！”小陈叹气：
“哪个跟你客气，你个猫子，

两根烟都摔到腌菜头排骨汤
里唠！”小张再次鞠躬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从此，小张落得个“对

不起”的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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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幼儿园接女儿，老师
交给一张画，说是上午让小

朋友们画出最近自己最喜欢
的东西，这是我女儿画的。我
一看，纸上是一条曲线。

回到家，问女儿画的是什
么，女儿眼珠一转：“你们猜！”
“是一座座小山峰？”我说。

“是波浪？”老公问。
“是跳绳用的绳子吗？”

外婆猜测道。
“都不对，是外公整天看

的股市图，外公说要是股票涨
了，就带我去吃麦当劳！”女

儿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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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李白，紫袍乌纱，擢
歌秦淮；举杯邀月，达旦通宵，
留下了“十斛金陵春”的诗
句。可见唐朝时南京名酒“金
陵春”已备受青睐了。

据史料记载，元代南京还
有特供朝廷的“满殿香”，明代
的“真一”“风泉”荷花”“露
华请”“靠壁请”等美酒，更是

名噪大江南北。至清代，孝陵卫
一带便成了闻名遐迩的酒乡。
每到冬日，当地人用糯米，以及
灵谷寺前霹雳沟的泉水，酿成

美酒，名曰“蜜酿”。其甘如饴，
味醇劲足，饮者易醉，时人又称

之为“迎风倒”。还有一种用锅
巴酿制的酒，色微黄，极醇美，
但产量较少。另有用钟山泉水
酿制的名曰“卫酒”者，上品叫
“堆花”，性平和而味极佳。该
酒装入瓶中用力摇动，酒花飞
成泡沫，宛如白花堆就。中品叫

“土烧”，此为大众饮品。下品
叫“大麦冲”，性烈，乃贫苦人
所喝。

当时的孝陵卫酒坊林立，
芳香飘溢。可惜这些小作坊，
在民国前后，无法与大批涌入
南京的名酒竞争，再加之战祸

频仍，便纷纷倒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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